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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城
市
生
活
快
節
奏
的
今
天
，
許
多
中
國
人
恐
怕
還
不
知
道
國
際
上
竟
還
有
個

﹁慢
城
運
動
﹂
，
倡
導
返
璞
歸
真
的
傳
統
生
活
方
式
。
自
上
世
紀
末
至
今
，
全
球
共
有

二
十
五
個
國
家
的
一
百
四
十
個
城
市
，
被
世
界
慢
城
組
織
授
予
﹁國
際
慢
城
﹂
稱
號
，

這
之
中
也
有
中
國
的
一
個
。

去
年
十
一
月
，
在
一
位
意
大
利
﹁慢
城
﹂
市
長
的
牽
線
下
，
我
國
江
蘇
省
高
淳
縣

椏
溪
鎮
﹁生
態
之
旅
﹂
被
授
予
﹁國
際
慢
城
﹂
稱
號
，
獲
得
世
界
慢

城
組
織
頒
發
的
﹁蝸
牛
﹂
標
誌
；
最
近
，
該
縣
縣
長
赴
意
大
利
接
受

﹁國
際
慢
城
﹂
的
稱
號
授
牌
。
這
是
中
國
首
個
﹁國
際
慢
城
﹂
。

高
淳
縣
地
處
江
蘇
省
西
南
角
，
其
西
與
南
部
與
安
徽
省
交
界
。

椏
溪
鎮
即
椏
溪
港
，
在
高
淳
縣
城
（
淳
溪
）
東
約
三
十
公
里
處
，
介

於
高
淳
縣
城
與
溧
陽
市
區
中
間
。
該
地
有
山
有
水
、
山
青
水
秀
，
自

然
風
光
優
美
。
改
革
開
放
後
民
眾
都
富
裕
起
來
進
入
小
康
，
但
與
別

的
地
方
特
別
是
那
些
城
市
不
同
的
是
，
那
裡
民
眾
仍
保
持
傳
統
的
生

活
形
態
、
民
風
淳
樸
；
特
別
注
重
自
然
環
境
保
護
，
追
求
綠
色
生
活

，
無
污
染
、
無
噪
音
、
只
聞
鳥
鳴
花
香
；
人
們
在
工
作
或
學
習
之
餘

，
都
悠
閒
地
自
得
其
樂
，
似
世
外
桃
源
，
連
婦
女
們
洗
衣
服
也
不
用

自
來
水
和
洗
衣
機
，
就
在
池
塘
中
用
手
工
清
洗

…
…
這
就
自
然
形
成
﹁生
態
之
旅
﹂
區
，
讓
旅

人
與
當
地
人
共
享
﹁慢
﹂
生
活
：
沒
有
快
餐
店

、
大
超
市
、
機
動
車
，
隨
意
漫
步
在
綠
叢
中
。

﹁慢
城
運
動
﹂
（
與
之
相
連
的
還
有
﹁慢

餐
運
動
﹂
）
上
世
紀
末
發
軔
於
意
大
利
。
一
個

名
叫
奧
維
亞
托
的
小
城
拒
絕
快
餐
店
、
霓
虹
燈

、
汽
車
等
現
代
文
明
象
徵
，
倡
導
隨
意
的
不
追
求
效
率
的
傳
統
生
活

方
式
。
後
來
奧
維
亞
托
成
為
﹁慢
城
﹂
的
﹁範
本
﹂
，
許
多
欲
放
慢

生
活
節
奏
的
城
市
紛
紛
仿
效
，
先
風
行
歐
洲
，
很
快
有
六
十
多
個
城

市
加
入
﹁慢
城
﹂
行
列
。
據
世
界
慢
城
聯
盟
的
規
定
，
獲
評
的
城
鎮

、
村
莊
或
社
區
，
必
須
在
城
市
人
口
（
五
萬
以
下
）
、
環
境
政
策

（
反
污
染
、
反
噪
音
、
綠
化
等
）
、
城
市
發
展
規
劃
、
基
礎
設
施

（
不
設
快
餐
區
和
大
型
超
市
等
）
、
食
品
生
產
甚
至
青
少
年
教
育
等

方
面
滿
足
五
十
四
項
的
具
體
規
定
。

慢
與
快
是
相
對
的
。
﹁慢
城
運
動
﹂
是
對
現
代
文
明
快
節
奏
生

活
的
一
種
反
叛
，
但
它
的
興
起
卻
有
其
合
理
性
。
有
的
生
活
是
需
要
﹁慢
﹂
，
譬
如
細

嚼
緩
嚥
有
利
健
康
，
旅
遊
更
要
優
哉
游
哉
而
不
要
走
馬
觀
花
。
慢
也
是
一
種
文
化
，
中

國
就
有
慢
文
化
傳
統
，
譬
如
太
極
拳
。
同
時
，
慢
又
是
一
種
社
會
和
處
事
哲
理
，
﹁欲

速
則
不
達
﹂
、
﹁慢
工
出
細
活
﹂
，
都
是
被
實
踐
證
明
了
的
真
理
…
…
富
裕
起
來
的
民

眾
，
都
會
嚮
往
﹁慢
﹂
生
活
。

《儒林外史》中
有這樣一段文字：

又坐了一會，唐
二棒椎道： 「老華，
我正有一件事要來請
教你這通古學的。」
虞華軒道： 「我通什

麼古學！你拿這話來笑我。」 唐二棒椎
道： 「不是笑話，真要請教你。就是我
前科僥倖，我有一個嫡侄，他在鳳陽府
裡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
是同門。他自從中了，不曾到縣裡來，
而今來祭祖。他昨日來拜我，是 『門年
愚侄』 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可該用
個 『門年愚叔』 ？」 虞華軒道： 「怎麼
說？」 唐二棒椎道： 「你難道不曾聽見
？我舍侄同我同榜同門，是出在一個房
師房裡中的了，他寫 『門年愚侄』 的帖
子拜我，我可該照樣還他？」 虞華軒道
： 「我難道不曉得同着一個房師叫做同
門！但你方才說的 『門年愚侄』 四個字
，是鬼話，是夢話？」 唐二棒椎道：
「怎的是夢話？」 虞華軒仰天大笑道：

「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 唐二棒椎變着臉道：
「老華，你莫怪我說。你雖世家大族，你家發過的老先

生們離的遠了，你又不曾中過，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
，你想是未必知道。我舍侄他在京裡不知見過多少大老
，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個來歷，難道是混寫的？」 虞華
軒道： 「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何必
問我！」 唐二棒椎道， 「你不曉得，等余大先生出來吃
飯我問他。」

這段文字中的 「門年愚叔」和 「門年愚侄」兩個新
造語，讀起來雖顯怪僻，卻有滑稽諷刺之效。那些裝着
面孔的讀書人的假道學與假斯文，大概從這裡可以窺見
一、二斑。

說到這種 「濫造語」，有時不免覺得有些好笑。之
所以說好笑，是因為我自己就碰到若干次類似經歷。

有一次回覆一個自重慶發來的電子郵件，我在名字
落款後照例寫上了 「滬上」二字，意思是說郵件書寫地
點是在上海，別無他意。我原在杭州謀生時，所有往來
回覆郵件，落款處都會寫上 「華家池」三字，意思是我
當時寄住於此。現在遷來滬上，住所周圍別無所長，倒
是有一條地鐵線不遠，總不能說 「於地鐵線附近」吧，
所以就只好寫上 「滬上」，這既是自己的一種習慣，多
少也算是一種古風吧。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回覆郵件中在寫者名字後面，
亦署上 「渝上」，大概是照葫蘆畫瓢，看到我的郵件中
有這麼一 「滬上」，回覆中自然不能少了 「渝上」。一
來一往，這 「渝上」 「滬上」倒亦有些君住江之頭、我
住江之尾的意思在，還不算多離譜。只是這 「滬上」
「渝上」算不算語文家們所謂的 「濫造新詞」，就管不

了那麼多了。
說到這裡，倒想起女兒小時候製造的一個類似笑話

。那時候女兒還小，有時候在回覆友人的問候中不免屢
屢提到她。每次提到，總說是 「小女孟姝」。女兒問為
什麼是 「小女」，我答 「此處之 『小』，有情感上親密
愛暱之意，並不完全是指實際年齡。」女兒一聽，馬上
說那我以後可以跟別人稱呼你為 「小爸懷清了」。我和
妻子在一邊聽了不禁噴飯。

原
名
梁
啟
佑
的
廣
東
梅
縣
松
口
堡
人
溫
流
（
一
九
一
二
至
一

九
三
七
）
是
中
國
詩
歌
會
的
後
起
之
秀
，
他
畢
業
於
中
山
大
學
文

學
院
，
讀
中
學
時
已
熱
衷
文
藝
，
組
織
過
綠
天
文
藝
社
，
加
入
中

國
詩
歌
會
後
，
曾
任
《
新
詩
歌
》
和
《
今
日
詩
歌
》
的
編
輯
，
可

惜
因
魚
骨
鯁
喉
，
誤
入
庸
醫
之
手
，
不
幸
英
年
早
逝
，
只
遺
下
詩

集
《
我
們
的
堡
》
（
青
島
詩
歌
出
版
社
，
一
九
三
六
）
和
《
最
後

的
吼
聲
》
（
詩
歌
出
版
社
，
一
九
三
七
）
兩
種
。

《
我
們
的
堡
》
收
詩
二
十
二
首
，
依
性
質
分
成
五
組
，
蒲
風
在
序
中
說
，
溫
流
是

來
自
農
村
的
詩
人
，
他
親
自
目
睹
農
村
在
封
建
社
會
蹂
躪
下
的
崩
潰
和
轉
變
，
農
人
、

工
人
的
生
活
陷
入
困
境
，
貧
富
懸
殊
差
距
愈
來
愈
大
的
事
實
，
在
詩
人
的
心
靈
上
烤
上

烙
印
，
迫
使
溫
流
以
淺
白
的
筆
調
和
可
朗
讀
的
形
式
，
唱
出
了
低
下
層
貧
民
的
抑
鬱
和

苦
況
。《

我
們
的
堡
》
是
首
一
百
三
十
行
的
長
詩
，
述
說
了
他
家
鄉
小
鎮
松
口
堡
幾
十
年

來
的
轉
變
：
原
本
生
活
平
和
的
小
鎮
，
人
民
歡
樂
地
享
受
辛
勞
得
來
的
豐
收
；
然
而
，

時
代
的
巨
輪
帶
來
了
所
謂
﹁文
明
﹂
，
洋
貨
、
工
廠
、
鐵
路
…
…
表
面
是
發
展
的
因
素

，
卻
把
資
產
從
人
民
的
手
裡
，
轉
移
到
資
本
家
的
口
袋
裡
。
《
我
們
的
堡
》
就
是
這
樣

的
一
首
哀
歌
！

《
我
們
的
堡
》
，
除
了
蒲
風
的
序
，
扉
頁
是
郭
沫
若
的
題
箋
，
據
目
錄
頁
和
書
後

的
謝
辭
所
見
，
還
應
該
有
﹁清
楨
﹂
先
生
的
五
幅
插
畫
，
可
惜
的
是
，
我
的
這
本
不
似

缺
頁
，
卻
也
不
見
有
插
畫
，
奇
怪
！

在古都南京，滿眼碧綠
的梧桐是一道亮麗的風景。

南京的梧桐舒展大氣，
高大茂盛，氣度不凡。春天
到梅花山去看梅花，秋天到
棲霞山去賞楓葉，冬天到玄

武湖去看雪景，而南京的梧桐一年四季都有它獨
特的風景。春天它綠意盎然，使滿城一派春色；
夏天它綠蔭婆娑，給路人一片清涼；冬天它挺拔
兀立，漫天的飛雪讓它自成另一番美景。在古城
的背景下，南京的梧桐與這個城市密不可分，相
得益彰，給人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讚嘆它粗壯
挺拔的樹桿，繁茂舒展的樹冠，讚嘆它似一條綠
色的長廊，濃蔭覆蓋，蒼翠盎然，生機無限，增
添了南京都城的勃勃生機。很多人把梧桐樹和對

南京的美好印象緊緊聯繫在一起。
南京的梧桐是懸鈴木的一種，因葉子酷似梧

桐，人們誤以為它是梧桐，當年一名法國人將樹
種帶到上海，在霞飛路種為行道樹，後來成了綠
蔭一片，中國人將其稱為 「法國梧桐」。民國時
期，在迎奉孫中山先生靈柩的路兩側遍植梧桐，
主次街道，大街小巷都以梧桐作為綠色的樹種。
僅陵園路就栽植了一千多棵，每株高三點四米左
右，株距為六點六米。因此，也有人說南京的梧
桐樹根植於民國文化，成為眾多民國遺存中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每一次去南京，行走到梧桐樹下，都會對這
個城市發出由衷的喜愛。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
從中山門通行到中山陵的那段路，兩排法國梧桐
粗壯魁梧，鬱鬱葱葱，一直向前延伸，獨自享受

這難得的閒暇和寧靜，似乎在熟悉和陌生中遊走
，在記憶和現實中遐想。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
，遵照孫中山生前歸葬南京東郊鍾山之遺願，國
民政府決定建造中山陵，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
孫中山的靈柩經過這條路送往中山陵進行安葬，
兩排的梧桐樹目睹了那一難忘的歷史時刻，算起
來，這條路上的法國梧桐的樹齡已有八十年以上
，也是中山陵景區的第一道風景。

梧桐又是最知季節物候的樹種。每年深秋，
兩路的梧桐葉逐漸由綠變黃， 「梧桐一葉落，天
下盡知秋」，金秋季節，秋風勁吹之時，金色的
梧桐葉就在空中飛舞，在紛紛揚揚的落葉裡，感
受到一種濃濃的秋意，而心境又倍之感到澄澈。

如果說錢鍾書的 「化境」論是
從理論上為翻譯開創了一種理想境
界的話，那麼楊絳的 「點煩」論則
是從實踐上為翻譯開闢了一條可行
之道。

楊絳在其所撰的《翻譯的技巧
》一文中稱：

簡掉可簡的字，就是唐代劉知幾《史通》、《外
篇》所謂 「點煩」 。芟蕪去雜，可減掉大批 「廢字」
，把譯文洗練得明快流暢。這是一道很細緻、也很艱
巨的工序。一方面得設法把一句話提煉得簡潔而貼切
；一方面得留神不刪掉不可省的字。在這道工序裡得
注意兩件事。（一） 「點煩」 的過程裡不免又顛倒些
短句。屬於原文上一句的部分，和屬於原文下一句的
部分，不能顛倒，也不能連接為一句，因為這樣容易
走失原文的語氣。（二）不能因為追求譯文的利索而
忽略原文的風格。如果去掉的文字過多，讀來會覺得
迫促，失去原文的從容和緩。如果可省的字保留過多
，又會影響原文的明快。這都需譯者掌握得宜。

這便是人所共知的楊絳 「翻譯點煩」論。竊以為
，這短短二百七十一個字包含了四層意思：一是何謂
點煩；二是點煩的目的，三是點煩乃一道不可或缺的
工序；四是點煩的具體操作。顯而易見， 「點煩」二
字是學識淵博的楊絳從唐代史學家劉知幾那裡借來的
，顧名思義，便是 「簡掉可簡的字」，其目的是使譯

文明快流暢、洗練淨潔，但卻是一道艱巨而細緻的工
序，運作起來必須格外 「留神」。首先，不能因為點
煩而 「走失原文的語氣」；其次，不能因為點煩而
「忽略原文的風格」。換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處

，正所謂：點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厭其多。
楊絳不僅從理念上標舉出翻譯點煩論，而且盡力

踐行，並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其所譯世界文學名著
《堂吉訶德》即是一個突出的明證。是譯初本凡八十
餘萬字，楊絳經過一番認真地點煩，一舉去除十萬字
，形成了七十餘萬字的定譯本，於一九七八年由人民
文學出版社梓行，首印便是十萬套，眨眼間即售罄，
由是諸多榮耀滾滾而來，先是獲 「全國優秀外國文學
圖書獎」，接下來又獲 「西班牙國王勳章」。而最令
人感慨不已的是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楊絳受邀出
席歡迎西班牙國王、王后的宴會。宴會上鄧小平將楊
絳翻譯的《堂吉訶德》贈送給國王、王后，且向他們
介紹了正在一旁的譯者楊絳。隨後，鄧亦與楊握手，
並親切地以四川話問道：楊絳啥時候譯的此書？楊則
以恬潤的吳音答道：譯到今年才出版呢！楊絳為譯此
書慘澹經營長達一十八年，豈能在握手的頃刻間向這
位扭轉乾坤的大忙人敘說得明白？由是只能以短短幾
個字來替代自己十餘年的血和淚了。

筆者曾拜讀過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深深為
其精湛的譯藝所折服。現不妨從是譯第一章擷出一節
作為例證：

他要去做個遊俠騎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騎
馬漫遊世界，到各處去獵奇冒險，把書裡那些遊俠騎
士的行事一一照辦：他要消滅一切暴行，承當種種艱
險，將來功成業就，就可以名傳千古。他覺得一方面
為自己揚名，一方面為國家效勞，這是美事，也是非
做不可的事。這可憐傢伙夢想憑雙臂之力，顯身成名
，少說也做到個特拉比松達的皇帝。他打着如意算盤
自得其樂，急要把心願見諸實行。他頭一件事就是去
擦洗他曾祖傳下的一套盔甲。這套盔甲長年累月在一
個角落裡沒人理會，已經生鏽發霉。他用盡方法去擦
洗收拾，可是發現一個大缺陷，這裡面沒有掩護整個
頭臉的全盔，光有一隻不帶面甲的頂盔，他巧出心裁
，設法彌補，用硬紙做成個面甲，裝在頂盔上，就彷
彿是一隻完整的頭盔。他拔劍把它剁兩下，試試是否
結實而經得起刀劍，可是一劍砍下，把一星期的成績
都斷送了。他瞧自己的手工一碰就碎，大為掃興。他
防再有這種危險，用幾條鐵皮襯着重新做了一個，自
以為夠結實了，不肯再檢驗，就當它是堅牢的、帶面
甲的頭盔。

譯文明快、流暢、洗練的特色無不滲透在每一句
的字裡行間，這分明就是楊絳認真而細緻的點煩功夫
所致。翻譯家董衡巽曾叩問著名學者朱光潛教授：全
中國翻譯誰最好？朱光潛稍加思忖後，緩緩答曰：
「就小說散文而論，當首推楊絳。」 美酒醇，嘗一滴

可知其甘；冰山闊，觀一角可知其大。今讀楊氏是節
譯文，有誰不感嘆朱光潛教授的答覆非虛妄語耳？

今年七月十七日係楊絳先生百齡大壽喜日，筆者
僅以此千字小文並詩一首向老人家表示虔誠的道賀與
祝福。詩云：

萬里風鵬氣勢雄，妙筆生花四海驚。
能探西域無窮趣，繪出華章映彩虹。

故
鄉
江
蘇
的
麻
菜
是
一
種
很
平
常
的
野
菜
，
可
以
做
菜
飯
，
醃

鹹
菜
，
不
過
需
將
麻
辣
味
去
掉
，
放
開
水
裡
焯
一
下
或
醃
鹹
菜
時
擠

掉
鹽
鹵
（
順
便
也
就
擠
掉
了
麻
味
）
。
否
則
是
不
能
入
口
的
，
特
別

水
鄉
人
家
，
根
本
受
不
了
那
股
濃
烈
的
麻
辣
味
。
不
過
還
有
一
種
特

殊
的
吃
法
，
要
的
就
是
其
類
似
於
芥
末
的
麻
辣
滋
味
。
那
就
是
做
三

臘
菜
了
。

前
些
時
友
人
送
來
一
瓶
三
臘
菜
，
翠
綠
的
，
很
有
生
機
，
聞
一

聞
，
有
股
子
麻
味
，
極
輕
；
香
，
香
得
清
雅
。
嘗
一
嘗
，
脆
生
生
的

，
爽
口
，
清
新
。
真
好
！
吃
膩
了
魚
肉
葷
腥
，
能
吃
一
口
這
樣
美
味

可
口
的
三
臘
菜
，
真
是
一
種
無
可
比
擬
的
生
活
享
受
。
每
每
想
起
來

了
，
我
就
從
瓶
裡
挑
出
一
些
裝
在
碟
子
裡
，
就
着
黏
稠
的
白
米
粥
，

吃
上
幾
筷
子
，
半
個
月
下
來
，
一
瓶
家
鄉
小
食
，
差
不
多
全
進
了
我

的
腹
中
。

三
臘
菜
的
時
令
性
極
強
，
須
是
臘
月
裡
做
，

最
好
在
﹁進
九
﹂
之
後
的
三
九
天
氣
，
因
而
得
名

。
其
原
料
是
野
地
裡
隨
意
生
長
的
麻
菜
，
那
種
墨

綠
色
的
老
扎
扎
的
麻
菜
，
極
類
於
雪
裡
蕻
，
葉
緣

有
鋸
齒
，
足
可
以
長
到
鍋
蓋
那
麼
大
。
麻
菜
不
值

錢
，
有
時
間
到
荒
野
裡
、
圩
埂
上
找
就
是
。
麻
菜

好
像
從
沒
有
人
種
植
，
要
的
就
是
那
種
自
然
生
長

的
野
味
。

挖
回
來
，
洗
乾
淨
，
不
必
去
根
，
一
棵
棵
紮

成
捆
，
懸
在
北
窗
下
，
風
乾
，
看
麻
菜
的
色
澤
漸

漸
地
暗
淡
下
去
，
淡
成
了
淺
綠
，
成
了
微
黃
，
就

可
以
做
三
臘
菜
了
。

三
臘
菜
的
做
法
其
實
不
難
，
將
風
乾
的
麻
菜

切
細
，
切
鹹
菜
一
樣
，
加
了

油
、
鹽
、
薑
米
，
用
文
火
慢

慢
地
炒
，
不
必
炒
熟
，
半
熟

即
可
。
熟
透
時
，
就
爛
了
。

盛
出
來
，
用
筷
子
攤
開
，
涼

透
了
，
拌
上
麻
油
，
和
切
碎

的
蘿
蔔
乾
，
再
裝
瓶
，
用
那

種
玻
璃
質
地
的
水
果
罐
頭
瓶
即
可
，
壓
實
，
密
封

起
來
，
防
止
走
味
。
過
上
一
周
就
可
以
食
用
。
這

時
候
的
三
臘
菜
，
呈
青
綠
色
，
有
些
微
黃
，
點
點

白
色
卻
是
細
碎
的
蘿
蔔
乾
，
挺
好
看
的
，
想
吃
了

，
挖
上
一
小
碟
，
就
着
白
米
粥
、
紅
豆
粥
，
呼
嚕

呼
嚕
之
後
，
兩
碗
就
下
了
肚
。
特
別
在
春
節
前
後

，
魚
肉
葷
腥
吃
膩
了
，
能
有
這
樣
一
小
碟
三
臘
菜

搭
搭
筷
子
，
解
酒
通
腸
，
祛
寒
開
胃
，
據
說
長
期

食
用
，
還
有
疏
肝
理
氣
，
明
目
健
食
之
功
效
，
真

好
！

三
臘
菜
亦
是
極
佳
的
下
酒
菜
，
相
傳
大
文
學

家
施
耐
庵
就
酷
愛
這
鄉
土
風
味
，
稱
其
為
﹁開
胃

通
竅
三
臘
菜
﹂
，
鄉
賢
施
耐
庵
在
施
家
橋
寫
《
水

滸
傳
》
時
，
最
喜
一
邊
吃
着
三
臘
菜
，
一
邊
構
思
筆
下
的
人
物
。

三
臘
菜
嚼
在
嘴
裡
嘎
吱
嘎
吱
的
，
清
脆
，
香
甜
，
又
有
一
股
微

微
的
麻
辣
味
。
不
用
說
是
很
讓
人
食
慾
大
振
的
。
不
過
不
能
貪
食
，

吃
多
了
，
便
會
有
股
辣
氣
直
穿
鼻
孔
，
不
覺
眼
中
已
是
淚
光
盈
盈
。

我
因
為
喜
歡
吃
三
臘
菜
，
有
時
忍
不
住
就
多
搛
了
一
點
，
常
常
會
領

教
到
三
臘
菜
的
麻
辣
滋
味
。
不
過
有
個
傷
風
感
冒
的
，
待
麻
得
滿
頭

大
汗
時
，
鼻
子
也
透
氣
了
，
呼
吸
也
暢
快
了
，
傷
風
之
類
也
就
好
了

一
半
。
再
吃
上
兩
碗
溫
熱
的
山
芋
粥
，
感
冒
怕
早
好
了
。

我
喜
歡
吃
三
臘
菜
，
或
許
物
以
稀
為
貴
吧
。
偶
有
人
家
還
是
喜

歡
做
一
些
，
嘗
嘗
那
種
村
野
風
味
，
很
是
不
錯
的
。
過
後
想
來
，
鼻

孔
中
穿
出
的
一
股
股
麻
辣
氣
味
，
也
許
就
是
胸
中
的
濁
氣
吧
？
雖
說

是
鼻
子
受
罪
，
眼
中
蓄
淚
，
口
裡
麻
辣
得
絲
絲
的
，
但
是
心
胸
之
間

的
渾
濁
之
氣
則
能
盡
情
釋
放
，
人
也
馬
上
會
倍
感
舒
爽
，
全
身
輕
快

。
有
意
思
！

國際慢城 仁 杰溫
流
和
《
我
們
的
堡
》
許
定
銘

溫
家
寶
唱
印
尼
民
歌

林

耕

楊絳的翻譯點煩論
鄭延國

南
京
梧
桐

海

諾

開胃通竅三臘菜 朱秀坤

世
說
新
語

段
懷
清







































































 

二〇一一年五月九日 星期一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出國訪
問期間通常會在交談中或演講
時援引中外詩句。這回訪問印
尼，卻別開生面，總理與印尼
大學生齊唱印尼歌曲，給印尼
留下了動人的親切感。溫總理

是於四月二十九日上午造訪雅加達著名高等學
府阿拉扎大學的。在觀看學生表演節目時，總
理與學生們合唱印尼民歌《哎喲媽媽》（Ayo
mama），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溫總理告訴大家，他年輕時就已知道印尼
這個國家，已會唱印尼一些著名歌曲，例如
《哎喲媽媽》和《寶貝》（Butet）。

的確，從五十年代起，中國內地就在傳唱
許多外國名曲。新華書店的書架上經常陳列着
多種像《外國名歌200首》一類的歌書。印尼歌
曲《寶貝》、《哎喲媽媽》、《梭羅河》及其
他國家的歌曲如《鴿子》、《西波湼》、《拉
茲之歌》等曾在內地風靡一時。 「文化大革命
」之前，北京廣播電台幾乎每個星期天上午九
時前後播放一些外國歌曲。女高音歌唱家劉淑
芳一曲《寶貝》所向披靡，幾乎征服了所有聽
眾。 「文化大革命」一降臨，外國歌曲全被打
入 「地下」，連一度眾多國人高唱入雲的蘇聯
「紅」歌也未能倖免於難，直至浩劫過後，番

邦異鄉之音才又重回耳際，流傳至今。
來自印尼馬魯古群島的印尼文《哎喲媽媽

》共有兩段歌詞，但刊於中文歌集或已唱開的
多為第一段。而第一段又有兩種中譯版本見諸
坊間，分別如下：

哎喲媽媽
河裡水蛭是從哪裡來

是從水田裡游進河裡來
甜蜜愛情是從哪裡來
是從那眼睛閃入我心懷
哎喲媽媽請你不要對我生氣
哎喲媽媽請你不要對我生氣
哎喲媽媽請你不要對我生氣
年輕人相愛是很平常的
如用信達雅的要求來衡量這篇中譯，確實已臻信達的地步，

例如lintah這個印尼詞語，譯成水蛭是準確的。有的版本譯成青
蛙，應屬強加或杜撰。上述整篇譯文可說忠於原文，可惜失之順
暢，唱起來有點拗口。

第二篇的譯文如下：
哎喲媽媽
河裡青蛙從哪裡來
是從那水田向河裡游來
甜蜜愛情從哪裡來
是從那眼睛裡到心懷
哎喲媽媽，你可不要對我生氣
哎喲媽媽，你可不要對我生氣
哎喲媽媽，你可不要對我生氣
年輕人就是這樣相愛
整篇譯文唸起來或唱起來都容易上口，相當流暢。 「青蛙」

一語另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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